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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命题作文中，最常见
也许莫过于“我的父亲”了。但
在我的记忆里，自从上小学以
来，却从未以“我的父亲”为题写
过文章。其实，我父亲坎坷的一
生经历，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
度，他对我学业和生涯的巨大影
响，都足以写成一部有分量的传
记。

父亲宋兆鸿个头并不高，只
有一米六。但在我心里，父亲却
有着伟岸的身躯，撑起我们的
家。他一生辗转于不同职场，饱
受过不公待遇，却从来没有怨天
尤人，一直坚信自己会做出一点
留给后人的贡献。

和天下父亲一样，我的父亲
也望子成龙，希望我能有杰出的
成就，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过高
的目标和过大的压力。他善于
看到我的进步，为我点滴的成绩
自豪。“你已经做得很好，以后一
定会很出色”，这是他常常给我
的鼓励。

父亲1928年出生于香港，在
港英殖民地的英文书院完成小
学教育，这为他后来大半辈子从
事英文教学事业奠定了坚实基
础。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了
躲避战乱，他随我爷爷和伯父们
逃难回到广东鹤山乡下。由于
日军侵华，爷爷家道中落，无法
再负担一大群成长中儿女的教
育费用。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
亲只身到曲江（现在韶关市）就
读豁免学费的华侨中学，不久又
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取当时
的海军军官学校，奔赴重庆求学
参军，在民族存亡之际立志报效
国家。

在军校，父亲不仅学到航海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学会了优
雅的海军礼仪。他常常回忆教
官培训他们时说的话，“作为海
军，你们出洋过海，是要代表国

家的，所以一定要培养优雅的礼
仪”。因此，父亲对我们生活上
的细节管教很严，尤其是饭桌上
的“Table Manner”。

在军校，父亲个头偏矮小，
但是他学习成绩优秀，赛跑总能
拿到冠军，和同学们相处很融
洽，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小海
军”。可惜的是，抗日战争胜利
不久，父亲便因为近视被迫辍
学。父亲永远记得他离开军校
的一刻，他们正在青岛的军舰上
见习，几个好朋友帮他把行李和
厚厚的英文航海课本从舰上用
绳索吊下来，父亲就这样乘坐小
艇离开了他热爱的军校。父亲
一直把航海专业书带在身边，后
来父亲在轮船上工作，这些书给
了他很多帮助。再后来，这些书
就一直保存在我家书柜里。小
时候我同学来我家玩，看到那些
厚厚的英文书籍，羡慕地问我：

“你爸爸是教授吧？”
离开海校后，父亲回到香

港，在一家英国轮船公司找到了
一份航海工作。由于受过航海
高等教育，他很快便当上英国商
船上的二副，随后晋升为大副，
协助船长管理轮船。船长是英
国人，而船员大多不懂英文，父
亲不仅负责船务和航务，还担负
船长和船员之间的沟通。航海
很艰苦，一次航程要离家几个星
期，薪资因此不低，在上世纪四
十年代末的香港，父亲每月工资
高达六百多港元。父亲把大部
分工资交给奶奶家用，省下一部
分供他唯一的妹妹读财会学校，
让她也学点技能。

父亲在船公司工作不到三
年，新中国成立了，很多海外和
港澳赤子满怀希望回到祖国。
父亲打听到广州黄埔成立海军
学校，需要招收大量教员，于是
辞去船公司的工作，告别老母亲

和兄弟姐妹，回广州海军学校应
聘。我的五伯父，也是父亲最敬
重的哥哥，一路送他从香港到罗
湖过关，一路叮嘱他照顾好自
己，想不到这一别就是三十年，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们才有机会
重逢。

父亲在广州海军学校工作
一年多，学校就整体搬迁到东北
大连。父亲没有随学校搬迁，而
是投靠广州唯一的亲人，他的姐
姐，并找到了一份在中学教英语
的工作。父亲并非师范学校毕
业，当教师却成为他从事了五十
余年的职业，也成为他最热爱和
最有成就的事业。

为了尽快进入教师角色，父
亲参加了很多期教师进修培训
班，钻研外语语法和外语教学的
理论知识，很快成为教学标兵、模
范教师，在全市中学外语教师大
会上介绍教学经验，还被抽调到
市属重点高中，当时的“广州市实
验中学”担任英语教研组主任。
五十年代末期，我国外语教育从
英语转型为以俄语为主要语种，
父亲又得从头开始学俄语。即便
如此，父亲凭着刻苦钻研，加上语
言天赋，俄语水平在短期内飞速
提高，很快便当选为广州市俄语
教学委员会的副主任。父亲虽然
没有教过我俄语，但是他有一套
很简便的方法，从小便训练我“弹
舌音”，直到现在，我还熟练掌握
着这种特殊的弹舌方法。

父亲大半辈子从事外语教
学，从中学到业余大学，从电视
大学到教师进修学院，包括外企
的英语学校，他都教过，栽培桃
李万千，积累了精辟独到的教学
方法，加上管理学生很有一套，
不管走到哪里，学生们都佩服
他、爱戴他，很多学生还成为他
终生的朋友。遗憾的是，由于辗
转多所学校等原因，父亲工作了

一辈子，却连副教授都没评上。
我上大学时非常仰慕学校里的
教授，记得有一次和父亲顶嘴，
一时冲动，讥讽他说“你连个副
教授都还不是”。这句话刺痛了
父亲，他很介意，虽然当时没有
发怒，事后却多次跟我解释他为
什么没评上副教授。就为这句
话，我懊悔至今。

在我们两兄弟中，父亲是偏
爱我的。但他的偏爱不会让哥
哥觉得不公平。父亲经常教育
我们“打虎不离亲兄弟”，一家人
聚在一起谈古论今的时候，父亲
会讲很多历史上“兄友弟恭”的
故事。所以，哥哥不但不会妒忌
父亲对我的偏爱，还帮父亲照顾
和教育我。哥哥常常回忆我出
生的情景，那是我国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上天的夜晚，我出生在
家附近的卫生所，出生时没有像
其他婴儿那样啼哭，卫生所医生
以为我呛了羊水，一下子慌了手
脚，父亲果断地抱起我送儿童医
院就诊。临走前他特地吩咐哥
哥说：“你现在有了弟弟，是哥哥
了，要负起哥哥的责任，学会照
顾自己，照顾弟弟哦。”然后给哥
哥一点钱，让他自己回家路上买
面吃，便抱我去儿童医院了。

父亲对我的教育让我终身
受益，他教我为人处世，传授我
英文知识，从我记事起便接受他
精心的英语教育。还没到上学
年龄，我已经掌握了上百句英语
会话问答句。记得小学功课不
多，别的孩子放学了都去玩耍，
父亲却要我跟着他读英文课本
和英文小说。他总说，抓紧零碎
时间，积少成多，日久见功力。
我心里委屈，常常一边哽咽一边
跟他读英文。父亲见状并不心
软，总是告诫我：“等以后你英文
高人一筹，就会发现很多事能胜
人一筹。”渐渐地，我体会到了父

亲的良苦用心，正因为英语功底
扎实，不仅让我在高考中占得先
机，还为我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
门，直至迈入哈佛医学院的殿
堂。

父亲除了教英语，闲暇时还
常常给我们讲故事。他喜欢历
史，读过大量史书，一家四口在
饭桌上，父亲总喜欢讲述历史故
事，谈论人生道理。

从记事起，我就觉得父亲的
藏书像一片森林，那些大部头书
籍，中文的、英文的、俄文的，就
像是我儿时的玩伴，陪着我慢慢
长大，我熟悉它们的样子，却多
年以后才读懂它们。父亲常常
说，这些书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
财富，等他退休后有空，要从头
好好再读一遍。他有句口头禅

“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所
以，从小在我心目中，我们家虽
然居住面积狭小，家境并不宽
裕，若论藏书，却堪称“巨富”。

朋友们来我家，都会诧异于
父亲的藏书，房子这么窄，竟然
藏下这么多书籍。他们最常问
的是：“这么多书，都读过吗？”是
呀，古语有云“书非借不能读
也”。偏偏父亲的藏书他不仅大
都读过，而且还留下很多心得笔
记。他的读书秘诀就是他常常
教导我的，每天抓紧一点零碎时
间，坚持多读一点书。秉承他的
教诲，我也养成了惜时爱书的习
惯，陆续读了许多关于医学、文
学、历史的巨著。

如今，年迈的父亲无法再像
从前那样，对我进行各种叮咛和
教诲。但是，多少回他走进我的
梦里，体魄依然健壮，形象依然
高大，鼓励我快乐做人，乐观做
事，教导我坚持便是胜利。我
父亲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导师，
塑造了我的人生，他是一位真
正的教授。

记得有一次和父亲顶嘴，一时冲动，讥讽他说“你连个
副教授都还不是”。这句话刺痛了父亲

这是我应广州市文旅局之
邀创作的以广州为主题的文旅
形象歌曲。

一开始是想以一个广州人
的视角，去表现“我”所理解的
这 座 城 市 的 形 象 、性 格 和 气
质。这个角度比较独特，但由
于与所需主题不太吻合，故放
弃了。

最早给我的题目是《广州
欢迎你》，但我觉得这个标题太
一般，与《北京欢迎你》撞车，且
少了些南方独有的情感上的诱
惑力，最后改成了《广州天天在
等你》。

“等你”这个题材近些年也
出现了不少，但基本上都是以
个 人 的 角 度 表 述 的 ，如“ 我
在××等着你”之类。由于是
为城市代言，故把角度调整了
一下，用“城市”代替了个体作
为歌曲中的表述主体，这样，新
鲜感就出来了。

一首歌词既要写出广州的
特点和性格，又要表现出这座
城市欢迎外地人来这里旅游和
创业的期待与胸怀，况且，还要
以城市的集体共情代替个人的
独特体验，又要避免由于个体
的缺失而导致的概念化，难度
不小。

我设计了两个A段。
第一段写的是广州的邀约

与期待：“是一份怎样的请柬？
牵动着珠江的波涛万里。游轮
上的月色连着你的家乡，陌生
霓虹很快会变得熟悉。和你去
看看潮汐，小蛮腰总是娇俏如
你。这里的梦想都能生长，过
去和未来都一样美丽。”

第二段描写了广州的气质

与吸引力：“是一种怎样的心
情？让阳光灿烂得潇洒随意。
打开的趟栊门说着许多故事，
那些缘分总会有机会相遇。和
你去叹叹早茶，永庆坊总是温
暖如昔。这里的情感都有结
果，脚下和远方会写满传奇。”

B段是整首歌曲的升华，强
调的就是一个“等”字，增加了
一个副词“天天”：“广州天天在
等你，等着那些春的消息。穿
过千年的芭蕉夜雨，我会听见
你带笑的步履。广州天天在等
你，等着那些爱的花期。花开
的日子有我有你，一城岁月相
守相依。”

广州的景点很多，历史又
极悠久，一首歌曲根本无法写
出它的全貌。我只能选取了几
个最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景点
及画面，并试图把风情、民俗、
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融汇
在一起，既要有情感的抒发，
又要有励志的感觉；既要让受
众领略到广州独有的美感，又
要让受众感受到广州这座城市
背后所发生的以及将要发生的
故事。

音乐上则选取了一些较有
代表性的地方音乐元素，以期
突出地域特色；旋律风格上既
体现南方的柔美，又通过节奏
的变化将激情融汇在一起，尽
量去表现出这座城市内心对

“新广州人”真诚、迫切的期待
和拥抱。

总体而言，我希望这是一
首城市的情歌，一首广州这座
四季如春的花城唱给所有已经
来到或尚未入驻但向往着这座
城市的人的情歌。

家附近有一座公园——晓港公园，或娱乐
休闲，或运动健身，这里留下了我不少快乐时
光。

这是闹市中的宁静一隅，前进路、东晓南
路、昌岗路和江南大道四条马路像一个“井”字
把鳞次栉比的楼房、街巷和晓港公园包围着。
一条连接珠江前后航道的河涌将这座公园切
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河涌因南汉宫人习马练
武之余到涌边饮马而得名“马涌河”。近公园
东门的云桂桥和中部的晓桂桥横跨马涌河，连
通两岸。

云桂桥距东门仅约 50 米，桥头与甬道相
连，甬道另一边是一处古海岸遗迹“沧海遗
礁”。沿路往前，有一片浪迹斑驳的红岩石岗，
是此地沧海桑田变迁的见证。红岩石岗以西
是名为“走马岗”的一片山坡，相传是南汉宫女
练骑射箭的遗址，山坡上竹木萧萧，隐隐如马
嘶鸣、箭穿云之声。

每次到晓港公园，绕园漫步后，我总会在
云桂桥上驻足，凭栏远眺。这样的时候，我总
会想到一个人，南海人何维柏。他是明朝嘉靖
十四年中进士，历任浙江道御史、南京礼部尚
书和福建巡按，为官正直清廉，关心民众疾苦，
屡被罢官。何维柏归穗后隐居南郊小港何庄
二十多年，潜心著述，留下多种著作，还开设

“天山书院”授徒讲学。为方便行人往来，他出
资在小港涌建桥，俗称“小港桥”。他的学生半
数中举人，十余人中进士，乡人在小港桥头建

“云桂发祥”牌坊纪念何维柏的功绩，从此石桥
也称“云桂桥”。“天山书院”、“云桂发祥”引人
慕名探访，至清代中叶，这一带遍植梅花桃花，
每岁冬春，有如雪海彤霞，繁英璀璨，是诗人雅
士探梅赏桃胜地。

岁月更迭，探梅赏桃的人换了一茬又一
茬，景区也在不断地拓展延伸，马涌河右岸开
始遍植竹子。1958 年筹建公园时因竹子的特
色——广州种植观赏竹最多的公园而命名竹
子公园，两年后陆续修建双亭、四方亭等亭台
楼阁桥榭以及湖堤，绿化造景，取小港桥的谐
音改为晓港公园，1975年初建成开放。

现在的晓港公园一步一景，美丽如画，更令
人乐而忘返。正对北门的“桐花引凤”景点，假
山、鱼池、流水、游鱼、睡莲，翠竹、蕉树掩映着一
座六角凉亭。一棵高大粗壮的木棉树雄赳赳地
守护在甬道的路口，甬道直通云桂桥和东门，两
旁遍植竹子、榕树、木棉等乔灌木。甬道路口右
侧与六角亭的石阶相连，石阶下有一条横向的
甬道，将“桐花引凤”与对面的“清竹园”隔开。

清竹园内修竹茂林，曲径通幽。走出清竹
园，经过一面临着“马涌河”的“草木陶坊”，穿
过世纪婚礼拍摄地，走过晓桂桥，就进入公园
中部的岛景区。岛景区内环境优美，山清水
秀，鸟语花香，高坡叠山，低台挖池，山得水而
活，水伴山而媚，亭、廊、桥、榭处处，亭台皆临
水，轻巧、典雅。若是晴天，湖水流碧，波光潋
滟，更是写意。

站在石桥上，抚摸着冰凉的石栏杆，就像
抚摸着一段沧桑的岁月，几百年的变迁，多少
人曾在这桥上走过、驻足、思忖……

傍 晚 时 分 ，我 站 在 了 海 拔
1000 多米的凤凰山上。脚下是
连绵的山脉，向天边漫延，渐渐隐
入暮霭。天空触手可及，像少年
一样清新。晚风吹来，氤氲着淡
淡的茶香。放眼望去，漫山的绿，
茶叶的绿 。

这里，就是凤凰单丛茶的故
乡，被誉为“潮汕屋脊”的凤凰
山。

我们这次住的是朋友在凤凰
山上的度假屋。青石砖围起来的
小院子，独立于山路边的悬崖边
上。三层楼，从二楼的走廊可以
一直走到后山，那里有个亭子，夏
天坐在里面喝茶看落日最好不
过。摆上小炭炉、小泥壶，再摆上
一套工夫茶具，就可以煮水“吃”
茶了。

在凤凰镇，家家户户都种茶，
凤凰山有1万多亩茶园，200年以
上的古茶树有 4600 多株，100年
以上的有 1.5 万多株。最古老的

“大庵宋种”，至今已有 600 年
了。单丛茶的名字都很朴素，就
叫白叶、赤叶，乌叶，有以叶态命
名的，如柚叶、竹叶、锯朵仔等，
有以香型命名的，像蜜兰香，黄枝
香，桂花香，姜花香、肉桂香等
等，现在比较出名的是鸭屎香。

此时，我身在茶山之巅，眼里
是茶，嘴里是茶，心里也是茶。唐
代诗人皮日休的《茶中杂咏·茶
瓯》中云：“枣花势旋眼，蘋沫香沾
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想想，三五知己，松荫下打坐，用
精美的茶器品着香茗，松风阵阵，

茶香袅袅，感觉是多么惬意啊。
支遁是东晋高僧，清谈时喜

欢以一杯清茶助谈，所谓“茶禅一
味”。我生性愚钝，悟不了道，我
爱喝茶，纯粹是喜欢茶中的山野
之气，天然，质朴，清净。喜欢冲
工夫茶时一招一式，不急不躁，让
人心思空明沉静。就像现在，喝
着茶，看着茅草像夕阳中的新娘
摇曳多姿，天空和山峰的色彩变
换，空气中弥漫着林木的气息，清
茶湿润的气息。所有的喧嚣都沉
入了手上这一杯汤色金黄明亮、
香气清高的单丛茶里，只觉灵魂
和天地一样清净自在，“愿充凤凰
茶山客，不作杏花醉里仙”，心中
只有简单的欢喜。

吃完晚饭，出院子散步。山
中万籁俱寂，只有门口路边几盏
路灯幽幽亮着。沿着陡峭的山路
向下走去，正值立秋，夜晚的凤凰
山凉意沁人，虽穿了薄风衣仍觉
得有些瑟瑟。于是往回走。转过
两个弯，一抬头，只见昏暗的灯光
下，大片流云近在咫尺，触手可
及。它不停地从我面前飞快掠
过，像流动的绸缎，细滑柔软，又
像是银瀑飞泄，湿润飘逸，人在其
中，犹入仙境。

夜晚的凤凰山，空寂深邃。
在这里，你是不需要听力的，所有
的声音都会自动送到你耳朵里。
躺在床上，闭上眼，感觉到呼啸的
风裹着大片的云雾从后山悬崖汹
涌而来，从我身上淌过，彻夜不
眠。渐渐的，我也飘飘乎轻如云
烟，凌空而去。

《广州天天在等你》诞生记
□陈小奇

我希望这是一首城市的情歌，
一首广州这座四季如春的花城唱
给所有已经来到或尚未入驻但向
往着这座城市的人的情歌

青苔扫尽是古文
□陈建族

专家一致认定城步丹口镇陡
冲头发现的石刻文字为古苗文摩
崖石刻，产生于南宋至清乾隆年
间，存世长达600余年

站在石桥上，抚摸着冰凉
的石栏杆，就像抚摸着一段沧
桑的岁月，几百年的变迁

晓港时光 □朱东锷

不过它仍然记得我们，常常独自跑到最远的坡顶，长长望，直到夕阳西下

外公和他的那只狗

年轮(油画) □罗凯珠

山水(国画) □关伟

那是一条大黄狗，一条标准的乡村
大黄狗模样，不上相的那种，眼珠乌不
溜秋，脖上外挂着外公迷恋的军绿色的
项圈。外公从来不给养的狗起名字，所
以大黄狗的名字就叫“狗”，不过是客家
乡音里的“狗”。

狗超乖巧，从不乱吠，常在墙角趴着，
守着外公务农。虽休息，还是极有灵性，只
要外公一启动摩托车，就立马飞跟出去，追
着外公一直到达目的地。家里小孩儿走出
院子，它也跟在后面，守着。反正我每天夜
里出门，有它爪子和水泥地的摩擦声守着，
就勇气倍增，充满了安全感，从小到大。

外公急性子，易暴躁，又是一个人住
在乡下，狗能读懂他的心思，成了他最亲
密的伙伴。外公干完活回家，它会走在

前面，直到给外公开门。更多时候，它会
成为外公的出气筒，被训斥时，它就端坐
在那里，一声不吭，轻轻假踹它也不动如
山。外面朋友来院子里喝茶，它喜欢外
公向他们展示它的本领，坐下、起立、握
手，开关门、叼篮子、捡远球，从低到高，
它样样熟练。每每，外公得意得差点忘
形。有狗在，我在广州惦记外公的日子
里，多了几分欣慰。

逢过年，外公和狗都会在门口的坡
上迎接我们回家。车窗外，外公笑盈盈
的，狗欢颠颠的。假期结束，我们驱车
离开，外公不舍，而狗呢，追着我们跑个
大几里路，实在是气喘吁吁时，才寻个
高处，蹲坐在那里，不知回家。

一年又一年，外公老了，狗也老了。

狗鼻子上的那块溃烂的皮肤越来越大，听
表弟说，那是与村中恶犬或其他什么山里
动物打斗后留下的伤疤，原因不得而知，
也许是为了保护外公，又或者是它的“私
人恩怨”。表弟还告诉我，狗趴在墙角的
时间长了不少，不过它仍然记得我们，常
常独自跑到最远的坡顶，长长望，直到夕
阳西下。出了老家院子，再远，我脑后还
是爪子和水泥地的摩擦声，虽然频率会渐
慢；还有一个定格的画面，它在墙角，懒洋
洋地打哈欠，俨然一个老主人，看着新一
代的小主人们在院子里奔跑着……

我发现，外公平易近人了些，狗也少
受气了，再被训斥，外公也只剩下一句
平淡的：“大番薯（客家话：傻瓜、笨蛋的
意思）”。

□李佳禾

“愿充凤凰茶
山客，不作杏花醉
里仙”，心中只有
简单的欢喜

夜宿凤凰山
□巫晓玲

□宋尔卫

黄周凡出生在湖南城步苗
族自治县丹口镇仙鹅村，海拔近
1000米叫新屋边的地方。

80 年代初的一个周日，已
上中学的他，为帮父母减轻负
担，上屋后山上砍柴，累了便坐
在林子里一块平整的石头上休
息，石头上长满了柔软青苔，还
铺满了落叶，他不知不觉地睡了
过去。

谁知，这一睡就是三四小
时。醒来后的他，一见太阳西斜
便大叫不好：已过中午，如不赶
紧回去，父母肯定会到处找他。
于是，便“嗖”地一声从石头上滑
下。谁知，别在腰上的柴刀擦着
石头，将石头上的落叶和青苔一
并刮了下来，柴刀在石头上刮出
刺耳声音，也将他的腰别痛了。
他下意识地护刀，转身向那刚躺
过的石头一看，只见青苔脱落的
地方虽平整却有划痕，很是好
奇，便顺势用手抹了一下，发现
那石头上竟然像是一些字。但
他不认识那些字，加之要急着背
柴回家，来不及细究，可那石板
上的字却深深地印在他脑海里。

心有牵挂，便有行动。从县
一中毕业回家后，虽然加入割
草、插秧、锄草、收割的队伍，可
每次经过那块石头时，他都想认
清上面的那些字，但由于学识浅
薄，他陷入了云里雾里。回家
时，行走在村里的田间地头，他
又发现一些裸露的石头表面上
也刻着同样的字，他产生联想：
难道这些文字如甲骨文一样是

先人们留下的？
80 年代中期，黄周凡进入

了乡政府工作。虽然工作很忙，
但他每次放假回家，在帮父母完
成挖土种菜、插田打谷等工作
后，他都会去看看山林田地间那
些刻有文字的石头。为破解这
个奥秘，他想到拍照片向有关部
门反映。于是，他从每月仅几十
元的工资挤攒出 200 元，花了
100 多元从县城商店买了一台
红梅相机和几卷黑白胶卷，还到
新华书店买了摄影的书，自学起
摄影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回到
家乡，将石头上的青苔落叶扫干
净，将石头上的文字一一拍下，
然后回到乡政府将卧室窗户封
上，用饭碗菜碗装冲洗液、显影
液，将胶卷冲洗出来，再到县城
将照片冲印出来。

2011年，几经周折，文化部
门把新屋边石头上的古文字纳
入文物普查范围，并将部分拓
片上报省市文物管理部门，专
家一致认定城步丹口镇陡冲头
发现的石刻文字为古苗文摩崖
石刻，产生于南宋至清乾隆年
间，存世长达 600 余年，是已失
传 300 余年的苗族古文字的新
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
文化研究价值，2019 年被国务
院纳入全国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不解之谜解开了。近几年，
黄周凡又在为呼吁政府和家乡
父老乡亲保护这一绝世遗址而
努力。

我的父亲，我的教授


